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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第48期新闻稿：极右派有魅力，也很危险
 

https://staging.thetricontinental.org/zh/newsletterissue/agenting-daxuan-he-jiyoupai-de-jueq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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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丑》埃米利奥·佩托鲁蒂（阿根廷）作于192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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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朋友们：

三大洲社会研究所向您问好。

在11月19日赢得阿根廷总统大选之前，哈维尔·米莱发布了一段视频：他站在几块白板前，一块白板
上贴着各种国家机构的名称，如卫生部、教育部、妇女、性别和多元化部、公共工程部和文化部，这
些都是典型的现代国家要素；米莱沿着白板一边走，一边逐个撕下部委名称并高喊  “出
局！”(afuera！)，宣布如果当选总统，他将裁撤这些部委。米莱发誓不仅要缩小政府规模，还要 “炸
毁”这个体系，他经常手持电锯出现在竞选活动中。

人们对米莱的疯传视频和其他此类噱头的反应与阿根廷选民一样两极分化。一半人认为米莱的计划很
疯狂，是极右派脱离现实和理性的表现。另一半人则认为，米莱的表现正是改变一个深陷贫困和通胀
飙升泥潭的国家所需的胆识。米莱不仅赢得了大选，而且还轻松击败即将卸任的政府财政部长塞尔吉
奥·马萨，马萨领导的老旧中间派所承诺的稳定与民众几十年来一直在不稳定中生活的现实格格不入。

米莱提出的阿根廷经济下滑问题的解决建议并不独特，也不切实际。经济美元化、国家职能私有化、
打压工人组织，这些都是过去几十年来新自由主义紧缩议程困扰世界的支柱。就这样那样的政策与米
莱辩论，这忽略了极右势力在全球崛起现象背后的关键。重要的不是他们说要做什么来解决全球实际
问题，而是他们怎么说。换句话说，对于米莱（或巴西前总统雅伊尔·博索纳罗、印度总理纳伦德
拉·莫迪和美国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这样的政客来说，吸引人的不是他们的政策建议，而是极右
风格。像米莱这样的人承诺要扼住国家机构的咽喉，迫使其拿出解决方案。这种大胆在社会上引起震
动，这种震动伪装成了对未来的规划。

 

http://thetricontinental.org/
https://www.tiktok.com/@milei_.2023._/video/7265550970334072069
https://www.reuters.com/world/americas/argentinas-javier-milei-radical-who-could-blow-up-political-status-quo-2023-11-16/
https://www.reuters.com/world/americas/argentinas-javier-milei-radical-who-could-blow-up-political-status-quo-2023-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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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者埃维塔》法蒂玛·佩西·卡罗（阿根廷）作于2020年

 

曾几何时，国际中产阶级的普遍心态集中于确保便利：痛恨堵车和排队的不便，痛恨无法让自己的孩
子进入心仪的学校，痛恨买不起（哪怕是赊账）让自己感到在文化上优于他人和工人阶级的消费品。
如果中产阶级没有失去便利，那么这个构成大多数自由民主国家选民的阶级就会满足于稳定的承诺。
但是，当整个体系因这样那样的不便而挣扎时（比如通货膨胀，阿根廷在10  月大选开始时的通货膨
胀率为  142.7%）稳定的保证就没什么分量。米莱的对手等中间派政治势力习惯于在国家陷入危机时
谈论稳定。他们承诺的不过是渐进式摧毁。这种情况下，胆怯并不总是能吸引中产阶级，更不用说工
人和农民了，他们需要的是大胆的愿景，而不是固守温和的生活成本增加和给大企业免税。

这种胆怯并不仅仅与抓住时机的政治力量个性有关。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只要奋力疾呼就能赢得中
左派选票。相反，它反映出中左派及其政治纲领越来越怯懦，因为巨大的压力和紧张已经从精神层面
有损于社会。就业不稳定、政府削减人民福祉、休闲私有化、教育个性化以及其他压力，共同造成棘
手社会问题（更不用说气候灾难和残酷战争的影响）。大部分中左派人士的政治视野已被局限于管理
这个式微文明（正如我们的最新一期汇编《我们对拉美新进步浪潮有何期待？》所指出）。政府迟迟
未能解决社会问题使得政治本身与大部分公众形同陌路。

两代人都在紧缩政策中长大，技术官僚专家向他们兜售谎言，承诺通过新自由主义经济增长改善社会

https://datosmacro.expansion.com/ipc-paises/argentina
https://datosmacro.expansion.com/ipc-paises/argentina
https://staging.thetricontinental.org/dossier-70-latin-americas-new-progressive-w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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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况。他们为何要相信专家现在对极右派鼓吹的经济食人主义提出的警告呢？此外，教育系统遭侵蚀
以及大众媒体沦为角斗场，意味着公众很少有机会认真讨论社会面临的问题以及解决这些问题所需的
方案。什么都可以承诺，什么都可以实施，即使新自由主义议程造成灾难性结果（比如印度莫迪
的“去货币化”），也会被吹捧为成功，对其领导人唱赞歌。

新自由主义不仅使全球大多数人更不稳定，也加剧了反智主义（专家和专业知识的消亡）和反民主化
（严肃、民主的公共教育和讨论的消亡）情绪。在这种情况下，米莱的胜利与其说是他个人的胜利，
不如说是广泛社会进程的产物。这种情况并不仅限于阿根廷，在全球范围内也是如此。

 

《世界妇女》拉奎尔·福纳（阿根廷）作于1938年

 

新自由主义的支柱，如国家职能的私有化和商品化，为腐败和犯罪问题的出现创造了社会条件。放松
对私营企业的管制和国家职能的私有化加深了政界与资产阶级之间的联系。例如，政府将合同授予私
营企业并减少监管，为滋生贿赂、回扣和转移支付大开方便之门。与此同时，生活越来越不稳定和社
会福利荡然无存也增加了轻微犯罪的数量，包括通过毒品交易（三大洲研究所关于毒品战争和帝国主
义毒瘾的研究项目已对此作了证明；该项目即将见成果）。

https://global.oup.com/academic/product/note-bandi-9780199486793?cc=gb&lang=en&
https://staging.thetricontinental.org/dossier-16-resource-sovereignty-the-agenda-for-africas-exit-from-the-state-plunder/
https://staging.thetricontinental.org/es/argentina/adictos-al-imperialismo/


6

极右派对这些问题穷追不舍，不是为了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是为了达到两个目的：

通过抨击国家官员腐败而非资本主义企业腐败，极右派能够进一步使国家作为社会权利保障者的角1.
色失去合法性。
通过轻微犯罪带来的普遍社会弊病，极右派动用一切国家手段（尽管他们对此表示反感）攻击贫困2.
社区，打着预防犯罪的幌子派兵驻守这些社区，并剥夺其自我代表权。从记者到人权捍卫者，从左
派政治人物到地方领袖，为工人阶级和穷人发声的任何人都会受到攻击。

极右派对腐败和犯罪的不实陈述并将二者用作斗争武器使左派深陷不利境地。在这些问题上，极右派
与旧的社会民主主义和传统自由主义关系密切，它们通常接受极右派议程的内容，只是反对其粗暴做
法。这使得左派在这些核心问题上没什么政治盟友，迫使其不得不捍卫国家形式，尽管新自由主义政
策已使腐败成为国家形式的流行病。与此同时，左派必须继续捍卫工人阶级社区免受国家镇压，尽管
由于就业和社会福利的崩溃，工人阶级面临着犯罪和不安全的现实问题。主流辩论均围绕腐败和犯罪
的表面现象展开，不允许深入探讨这些问题的新自由主义根源。

 

《母亲》黛安娜·多维克（阿根廷）作于1983年

 

阿根廷大选结果出炉后，我请布宜诺斯艾利斯和拉普拉塔的同事给我寄来一些能反映当前情绪的歌曲。
同时，我埋头于反映阿根廷失落和失败的诗歌，主要是胡安娜·比格诺齐（1937—2015）的作品。然
而，这并不是他们想在本期新闻稿中表达的情绪。他们想要的是有力度的作品，能够反映出左派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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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胆回应当下的作品。说唱歌手特鲁埃诺（生于2002年）和歌手维克多·埃雷迪亚（生于1947年）捕
捉到这种情绪，他们跨越时代和流派，创作了动人的歌曲《神圣的大地》（Tierra Zanta）和同样动人
的视频。歌词如下：

我来到这个世界是为了保卫我的土地。
我是这场战争中的和平救星。
作为一名委内瑞拉人，我将坚定地战斗至死。
我是阿塔卡马人、瓜拉尼人、科亚人、巴里人和图卡诺人。
如果他们想把国家扔过来，我们就把它举起。

我们印第安人用双手缔造帝国。
你讨厌未来吗？我和我的兄弟姐妹们
虽然父母各异，但我们并未分开。
我是加勒比之火，也是秘鲁勇士。
感谢巴西赐予我们呼吸的空气。

有时我输，有时我赢。
但是，为我所热爱的土地献出生命并非徒劳。
如果外人问我的名字？
我的名是“拉丁”，我的姓是“美洲”。

 

热忱的，

Vijay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OAdMW-4yf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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